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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呦呦：铸就青蒿素抗疟传奇
文·本报记者 张盖伦

1 月 9 日，人民大会堂内，屠呦呦缓步上前，从总

书记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证书。获得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关于屠呦呦的报道铺天盖

地。实际上，她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顽强“抵抗”着

外界的关注。

屠呦呦曾对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说：“院长，

可以了吧，赶紧停下来。我不太愿意搞这些场合上的事

情，是时候谈谈青蒿素的具体问题了吧。”科研，她愿意

谈；其他的，“实在不会”。

屠呦呦是中国中医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兼首席研

究员，她领衔的青蒿素研究开发中心，一直专注“青蒿

素的具体问题”。目前，双氢青蒿素治疗红斑狼疮项

目，即将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他们也在探索青蒿素新

的适应症，研究青蒿素的作用机理。

“屠呦呦研究员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对我

国中医药行业进一步推进科技创新、拓展中医药在世

界上的影响力意义重大。”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

司长曹洪欣如此评价。

“我现在要说的是 40 年前，在艰苦的环境下，中

国科学家努力奋斗从中医药中寻找抗疟新药的故

事。”北京时间 2015 年 12 月 7 日，瑞典卡罗林斯卡医

学院礼堂内，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用

中文开始了她的主题演讲——《青蒿素——中医药给

世界的一份礼物》。

1969年年初，刚过38岁的屠呦呦已经在卫生部中

医研究院（现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了快14

年。她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大学生，1955年毕业于北

京大学医学院药学系，同年到中药研究所工作，后脱产

两年半参加卫生部委托中医研究院举办的“西医学习中

医班”。她的职称，当时还只是实习研究员，但兼具中西

医背景的她，已步入了中药所研究的第二梯队。

那年 1月 21日，屠呦呦了解到一个全国性大协作

项目——“523”任务，她的科研人生就此迎来转折。

“523”任务，是一项援外战备紧急军工项目，也是

一项巨大的秘密科研工程，涵盖了疟疾防控的所有领

域。在上世纪 60 年代的东南亚战场上，疟原虫已经

对奎宁类药物产生了抗性。能否抵抗疟疾，甚至成了

越南战场上美越双方的“胜负手”。在中国，60 年代

初和 70年代初，也曾大范围暴发疟疾，全国发病人数

多达 1000万到 2000万。

抗疟药的研发，是在和疟原虫夺命的速度赛跑。

中医研究院加入这场全国性协作时，已经成为文

化大革命的重灾区，许多经验丰富的老专家已经“靠

边站”。中医科学院中药所原所长姜廷良说，他们将

抗疟药研发的重任委以屠呦呦，在于她扎实的中西医

知识和被同事公认的科研能力水平。

“能够参与这样重要的项目非常不容易。她怀有

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廖福龙说。人们常说，好奇心是

科学家研究的第一驱动力。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

支撑屠呦呦坚持下来的，是“责任”和“担当”。廖福龙

记得，屠呦呦常提的，就是国家培养了她，她也得为国

家做些事情。

临危受命
将抗疟药研发的重任委以屠呦呦，

在于她扎实的中西医知识和被同事公认的科研能力水平。

从 1969 年接到代号为“523”的国家任务至今，已

近半个世纪。年近九旬的老人，说起往昔，轻描淡

写。“1971 年 10 月 4 日，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即标号

191# 的 样 品 …… 鼠 疟 药 效 评 价 显 示 抑 制 率 达 到

100％。同年 12 月到次年 1 月的猴疟实验，也得到了

抑制率 100%的结果。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抗疟药效

的突破，是发现青蒿素的关键。”

关键性突破之前，是漫长的寻药，是屡败屡战的

“试错”。

接手任务后，屠呦呦翻阅古籍，寻找方药，拜访老

中医，对能获得的中药信息，逐字逐句地抄录。在汇

集了包括植物、动物、矿物等 2000 余内服、外用方药

的基础上，课题组编写了以 640 种中药为主的《疟疾

单验方集》。屠呦呦说：“正是这些信息的收集和解析

铸就了青蒿素发现的基础，这也是中药新药研究有别

于一般植物药研发的地方。”

到 1971 年 9 月初，课题组筛选了 100 余种中药的

水提物和醇提物样品 200余个，但结果令人失望。

屡屡受挫，课题组面临困境。“我也怀疑自己的路

子是不是走对了，但我不想放弃。”屠呦呦回忆。

重新埋下头去，看医书！从《神农本草经》到《圣济总

录》再到《温病条辨》……终于，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中关

于青蒿抗疟的记载跳了出来，给黑暗中摸索的课题组一

抹亮光——“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

为什么古人用“绞汁”？是不是加热破坏了青蒿里

的有效成分？屠呦呦决定用沸点只有34.6℃的乙醚来

提取青蒿。“那时药厂都停工，只能用土办法。我们把

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直到第

191次实验，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屠呦呦说。

实验过程繁复而冗长。1971 年 10 月 4 日，191

号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样品抗疟实验的最后结果

出炉——对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了 100%。

1972 年 3 月 8 日，屠呦呦作为中医研究院疟疾防

治小组的代表，在全国“523”办公室主持的南京中医

中药专业组会议上作了报告。她报告了青蒿乙醚中

性粗提物的鼠疟、猴疟抑制率达 100%的结果。

191次实验
“我们把青蒿买来先泡，然后把叶子包起来用乙醚泡，

直到第 191次实验，才真正发现了有效成分。”

“讲了以后，‘523’办公室就下令，你们做的药比

较好，今年必须到海南临床去看一看到底效果如何。

可以说，（“文革”期间）所有的工作（都）停了，药厂也

都停了，根本没有谁能配合你的工作。所以我们当时

只能（用）土法，这个就不细讲了。”2015 年 10 月 8 日，

在科技界祝贺屠呦呦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座谈会上，屠

呦呦讲述了自己的青蒿素发现历程。

“不细说”的制备过程，是课题组“土法上马”，用

7 个大水缸取代实验室常规提取容器。中药所又增

派人员，开始大量提取青蒿乙醚提取物，以进行临床

前的毒性试验和制备临床观察用药。

乙醚等有机溶媒对身体有害，当时设备简陋，没

有通风系统，也没有实验防护。科研人员除了头晕眼

胀，还出现鼻子出血、皮肤过敏等症状，屠呦呦也得上

了中毒性肝炎。屠呦呦老伴李廷钊记得，那段时间妻

子脑子里只有青蒿素，整天不着家，泡在实验室，回家

满身都是酒精味。“现在往回看，确实太不科学了。但

当时就是这样。即使知道有牺牲有伤害，也要上。”张

伯礼感慨。

困难依然有。在个别动物的病理切片中，研究人

员发现了药物的疑似毒副作用。药理人员坚持，药物

的毒理、毒性情况还未完全明确，上临床还不够条件。

“我当时心里很着急，因为疟疾这种传染病有季节

性，实在不想错过当年的临床观察季节，否则就要再等

一年。”1972年7月，屠呦呦等3名科研人员住进了北京

东直门医院，当起了人体试毒的首批“小白鼠”。之后，

科研团队又在中药所内补充 5 例增大剂量的人体试

服，受试者情况良好，未出现明显毒副作用。

带着青蒿的乙醚中性提取物，屠呦呦等人去往海

南昌江地区进行临床验证。结果显示，该药品对当

地、低疟区、外来人口的间日疟和恶性疟均有一定的

效果，尤其是对 11例间日疟患者，有效率达 100%。

土法上马
当时所有的工作都停了，药厂也都停了，

根本没有谁能配合屠呦呦等人的工作，所以只能用土法。

在屠呦呦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后，科技日报记者曾试图采访她，但是被婉

拒。其实这已经不是记者第一次被她拒绝

了，对于媒体，她一直保持低调的作风。

2015 年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

医学奖，通过正式途径联系她无果后，科

技日报记者和同事直接登门造访。邻居

一见又有人找她，主动劝：“老太太谁也不

见。这么多天，我给她拦了多少拨人啊，

你们也真的甭费劲了。”

但该做的努力还是要做。记者敲响

屠呦呦家的门，开门的是屠呦呦老伴李廷

钊老师。看到两个陌生人站在门口，他很

淡定，耐心地听记者自我介绍。当说到

“记者”“专访”的时候，李老师就笑着摇

头：“年纪大了，身体不好，还要准备演讲，

挺忙的。”

这时，屠呦呦踱着步走到了门口，她

的身子被李廷钊挡住大半。镜片后，锐利

的眼神淡淡越过老伴的肩往门口扫了下，

还没来得及与她对视，她又踱着步，离开

了记者的视线。从始至终没说一句话。

与屠呦呦共事几十年的同事、中药研

究所研究员廖福龙告诉科技日报记者，诺

奖后，屠呦呦的生活，变了，也没变。没变

的是，她依然一心想把青蒿素中心搞好，

让它具有国际水准，为人类健康做出新贡

献。“但那么多电话，那么多关注……她不

希望这样继续下去。”

临床验证结果良好。下一步，就是尽快找到这青

蒿乙醚中性提取物的有效成分，弄清楚这到底是什么

化合物。

据中药所有关研究人员回忆，由于当时对青蒿的

了解不太多，不论对有效成分的部位还是提取工作都

处于摸索阶段，研究人员各自对提取工作都提出了相

应的意见。屠呦呦课题组的倪慕云设计了有效提取

物色谱柱分离的前处理，但未能分离到单体。组员钟

裕蓉在倪慕云的色谱柱前处理基础上，于 1972 年 11

月 8 日，改用硅胶柱分离，用石油醚和乙酸乙酯—石

良药诞生
在青蒿素问世和推广以前，全世界每年约有 4亿人次感染疟疾，

至少有 100万人死于此病。青蒿素类抗疟药，成为疟疾肆虐地区的救命药。

屠呦呦觉得，她的工作还没有做完。有媒体记

者在诺贝尔奖得主的新闻发布会上问她，诺贝尔奖

会给她的科研带来什么改变。屠呦呦直言，我关心

的是青蒿素耐药性的问题。至于得奖之后会怎样，

她“不大感兴趣”。

屠呦呦不会说“场面话”，她就是直来直去，“是

那种跟年轻人拍桌子，也跟老人拍桌子的性格。”曹

洪欣说。每次开会，屠呦呦从不说什么“这好”“那

好”，而是一针见血指出问题。比如，曹洪欣在中医

科学院任职期间，她就向其要求，能不能多给点资

金，让其团队能深入进行青蒿素适应症的研究。“执

着，对青蒿素特别执着。她这辈子就做青蒿素，一说

青蒿素眼睛就亮。”

屠呦呦思虑着青蒿素的未来。她严肃地指出，

这些年来，没有很好地组织进一步研究，一直到现

在，青蒿素的抗疟机理也没有弄清楚。“一个新药只

有把机理搞清楚了，才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

“抛掉奖项的光环，回归本真，科研的目的，就是

解决问题。医学科研的目的，就是缓解人们的病

痛。当年的研究，不是为了得奖，也不会有人想到得

奖。”谈起屠呦呦和青蒿素，张伯礼一再强调“褪掉光

环”。他说，更应考虑的，是如何把尊重原创和发挥

团队精神有机结合。

张伯礼总结出了青蒿素精神的内核：医学研究

应该围绕临床的重大需求；在方法上应该把传统中

医的经验智慧和现代科技相结合；个人发明和团队

精神、举国体制相结合；科研人员要淡泊名利，静下

心来。

抛掉光环
“抛掉奖项的光环，回归本真，科研的目的，就是解决问题。

医学科研的目的，就是缓解人们的病痛。当年的研究，不是为了得奖，也不会有人想到得奖。”

北京时间 2011 年 9 月 24 日凌晨，在拉斯克奖颁

奖典礼上，屠呦呦接过了奖杯。她说：“这是中医中药

走向世界的一项荣誉。它属于科研团队中的每一个

人，属于中国科学家群体。”

无可否认，青蒿素类抗疟药，是举国体制的成果、

集体主义的结晶，也是自主创新的杰作。拉斯克奖，

看重的是谁为科研成果做出决定性贡献。评委会认

为，青蒿素这一高效抗疟药的发现，归因于屠呦呦及

其团队的“洞察力、视野和顽强信念”。

有学者撰文表示，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如此重

量级的奖项，注定将会载入我国科技史册。“可以毫不

夸张地说，这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结论”。

4年后，又一个重量级奖项来了。

2015年 10月 5日 17点 40左右，刚一下飞机，曹洪

欣就发现自己的手机爆了。大家都在说，屠呦呦得了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18点，消息得到证实。

屠呦呦是从电视上知道的。这样的大奖突然砸

过来，无数眼光投向这位此前一直低调的药学家。屠

呦呦对登门的记者说，我要跟你吐吐苦水，现在满世

界都是屠呦呦了。

今年已经 86 岁的屠呦呦，很少曝光。最近的新

闻，是她在自己 86岁生日之际，向北京大学教育基金

会捐资 100 万元，设立“北京大学屠呦呦医药人才奖

励基金”。

这部分钱，来自屠呦呦的诺奖奖金。奖金约合

300万人民币。她捐了 100万给中医科学院，捐了 100

万给母校北京大学。

此次，屠呦呦又获得一项大奖——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屠老师就不太关注奖项。她最常说的，是想

让青蒿素物尽其用。”屠呦呦的助手、中药研究所研究

员杨岚说，屠呦呦更希望的是奖项能激励更多年轻人

去做创新性工作。

大奖砸来
“屠老师就不太关注奖项。

她最常说的，是想让青蒿素物尽其用。”

油醚洗脱，最先得到含量大的方形结晶，编号为“结晶

Ⅰ”；随后洗脱出来的是针形结晶，编号为“结晶Ⅱ”，

这种结晶含量很少；再后来得到的另一种针形结晶，

编号为“结晶Ⅲ”。12 月初经鼠疟试验证明，“结晶

Ⅱ”是唯一有抗疟作用的有效单体。11 月 8 日，也成

为课题组认定的青蒿素诞生之日。

其实，在漫长的抗疟狙击战中，全国多家科研机

构一直协同作战。1978 年在扬州召开青蒿素鉴定会

时，主要研究单位就列了 6家，主要协作单位有 39家，

参加鉴定会的人员达到 100 多人。这些单位用青蒿

制剂和青蒿素制剂进行了 6500余例临床验证。

新一代抗疟药物最终诞生。1986 年，青蒿素类

抗疟药获得卫生部实施新药审批办法以来的第一个

新药证书。

屠呦呦的工作，并没有止步于发现青蒿素。1973

年，她工作的重点就转向了青蒿素的化学研究。经构效

关系研究，明确青蒿素结构中的过氧基团是抗疟活性基

团，部分双氢青蒿素羟基衍生物的鼠疟效价也有所提

高。双氢青蒿素及其片剂的开发研究工作，是屠呦呦及

其课题组对中国乃至世界做出的又一重要贡献。

在青蒿素问世和推广以前，全世界每年约有 4亿

人次感染疟疾，至少有 100万人死于此病。青蒿素类

抗疟药，成为疟疾肆虐地区的救命药。如今，以青蒿

素类药物为主的联合疗法，已是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

抗疟疾标准疗法。

斯坦福大学教授、拉斯克奖评审委员会成员露

西·夏皮罗在讲述青蒿素发现的意义时说，在人类的

药物史上，我们如此庆祝一项能缓解数亿人疼痛和压

力并挽救上百个国家数百万人生命的发现的机会并

不常有。

2015年12月10日，屠呦呦获得2015年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证书、奖章

屠呦呦正在进行科学实验

“大咖”印象

光影人生

屠呦呦（右）与老师楼之岑一起研究中药

（图片来源于网络）

“呦呦鹿鸣，食野之蒿”。

86岁的屠呦呦因创造性地发现、提取了抗疟药物青蒿素，问鼎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最高荣誉，成为有史

以来，获此殊荣的第一位女性科学家。

这是她继2011年荣获拉斯克奖临床医学奖，2015年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之后，获得的又一项“重量级”大奖。

问世 40年来，青蒿素已经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盛名之下的低调


